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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景观是地域环境下各种文化要素的整体体现，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从美学角度出

发，基于文化景观的非物质层面，莫言作品中的文化景观可以归纳为七类。对于莫言文化景观的审美分析，发

现了其生态文化的多样性、夸诞文化的批判性、宿命文化的深邃性、传奇文化的迷离性、侠义文化的英勇性、死

亡文化的冷艳性和乡情文化的悠远性等审美诉求，这诸多方面揭示出了莫言作品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色、精神

内蕴及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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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ａｕｅｒ　Ｃ．Ｏ．于１９７４年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
它形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并带有一定的地域

特色，是人类和自然双重作用的结果。世界遗产

委员会也在１９９２年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它具有

广泛的内涵，是某一地域环境下各种文化要素的

整体体现，文化景观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

人文性特征。［１］文化景观包括物质和非物 质 两 个

层面：物质文化景观主要涉及土地、生存区域和建

筑等；非 物 质 文 化 景 观 是 一 种 内 在 体 现，包 括 思

想、语言、风俗、艺术、文学、信仰等。［２］审美诉求作

为一个美学概念，是一种旨在探索事物中美的本

质、关系和规律的审美活动。
本文通过审美诉求引导下的美学实 践 活 动，

针对文化景观的非物质层面，以莫言作品中的七

种人文现象作为审美对象，揭示特定时代背景下

的民族沧桑和复杂现实，探求地域文化和民族文

化的审美品质，进而发现莫言艺术创作中的豪放

性和纪实性风格，展现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

传统。

一、多样性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不仅指传统意义上人与自然的亲和

状态，而且还突出“生存整体观”，将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生态和人自身的精神生态纳入生态文化的研

究范围。［３］生态文化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探讨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从
而促使人们形成一种追求生态整体利益的思维模

式。对莫言作品生态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方面：首先，生态地域环境。莫言作品以高密东北

乡为创作原型，描绘了浓郁的乡土文化，将天南海

北的景观、事物、植物等融入到这片充满原生态的

地域环境中。王衍提到高密的自然环境、民风民俗

等生态地域特征构成了莫言民间创作的素材。［４］孟

文彬指出齐文化作为生态地域环境中的一种特殊

的文化模式，对莫言的民间世界的建构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从而创造了神秘美好的民间世界、自由

奔放的人物形象 以 及 豪 放 不 羁 的 写 作 风 格。［５］其

次，原生态写作。莫言运用山东方言，描写民间社

会风貌和普通民众生活，展现底层文化形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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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为小说增添了浓浓的

乡土味。姬凤霞从句式的角度，指出了莫言小说的

民间口语化特征，小说中短句、插入语、省略句等都

展现了口语特点和民间特色。［６］

莫言一方面刻画了乡土视野下自然与人类保

持着诗意般的祥和状态，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了人

类在物质和利益的驱使下所产生的物种退化、人

类异化和社会畸形等生存危机。莫言向读者表达

了崇尚天人合一和对自由原始状态的向往，同时

也对自然、人类生存和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进行

了抨击。笔者将莫言作品中多样性的生态文化归

纳为自由性、异化性和收缩性。（一）自由性。莫

言作品中生命的世界涌动着充满自由性与和谐感

的生态之美，虽然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大都

处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但他们英勇抗争，始终保

持着强劲、自由和永不止息的生命力。莫言通过

展现特定生态环境下人类和环境的冲突问题，传

达出一种自由的生命意识。《红高粱》中“我”奶奶

戴凤莲不受传统纲常礼教的束缚，发出作为独立

女性的爱情和幸福宣言，这种性爱自由是对美好

生活的不懈追求。《白狗秋千架》中的暖不甘于命

运的折磨，希望通过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过上正

常生活，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渴望通过冲破

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美好愿望。《生死疲

劳》中的蓝脸在全民入社时期坚持单干，从他的身

上折射出 一 种 不 畏 强 权 的 自 由 精 神。（二）异 化

性。莫言作品中生态文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心态

的异化性。心态的异化主要针对人类的精神生态

层面，这种失衡的产生是以自然和生态的失衡为

前提的，其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类自我的迷失和人

性的扭曲变形。［７］《枯河》中外部的压抑力量使人

的生存状态变得混沌不堪，同时精神也呈现出异

化和扭曲的形式。《筑路》中的来书因为天降横财

而变得神经敏感，而财宝的不翼而飞彻底打破了

他的精神底线。《倒立》展现了一个深受官本位思

想浸染的社会，人们失去了人格和自我，迷失在权

力和欲望的深渊之中，这种畸形的价值观表现出

人性的堕落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三）收
缩性。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作为自然

界中的一个物种在繁衍和能力上却呈现出退化的

趋势。莫言作品中生态文化的第三种形式为物种

的收缩性，它的产生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

作用的结果。社会环境的压迫以及人类自身的劣

根性导致了生存状态的失衡，人类种的退化和非

人能力的展现是物种收缩性的主要体现形式，非

常理的想象展示了人类具有某些动物的特征，这

种由人向动物的转变过程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尴

尬境地。《红高粱》中爷爷的英勇杀敌，父亲的大

战狗群再到我的安于现状，能力的退化让不肖子

孙们认识到了伟大的消逝和自身的无能。《生蹼

的祖先们》中手脚生蹼膜的孩子是人类倒退的表

现，这种近似动物的特征是物种退化的鲜明标志。
《翱翔》中的新娘燕燕为了躲避无爱婚姻的束缚竟

然像鸟儿一样飞翔。《嗅味族》中长鼻人只要嗅一

下食物的香味就能吃饱。这些超越常人的奇异本

领说明在特殊环境下动物比人更能适应环境，从

而反映了人类退化的趋势。可见，莫言作品中的

生态文化在生命、心态和物种三个方面呈现出多

样性的特征，分别以自由性、异化性和收缩性的方

式展现出既和谐又病态的现状。
二、批判性的夸诞文化

齐国之地，地理位置优越，濒 临 大 海，交 通 便

利，因此造就了当地信息的快速流通。见多识广

的特点让齐人具有敏捷的思维和反应能力，加之

神仙巫术的影响，当地人就形成了夸诞不羁的风

格特色。［８］《说文解字》中认为：“夸，奢也，从 大 于

声”，意思就是超过本来状态，夸张声势，而“诞”指
的是“从言延声”，［９］意思为拖长和拓展声势，也就

是虚张声势，因此夸诞结合了夸张和荒诞的双重

含义。对莫言小说中夸诞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荒诞与现实的游离。荒诞带

有违 背 常 理 和 逻 辑、无 意 义 和 不 可 调 和 的 意 味。
在哲学领域，荒诞指的是一种尴尬与不和谐的生

存处境，作者通过变形和扭曲的情节折射社会现

实，从而批判和讽刺社会的不合理性。刘广远认

为莫言小说中的节日和暴饮暴食场景与荒诞现实

主义密切相关，将虚构的话语世界与现实的生存

世 界 进 行 对 比，揭 示 了 社 会 的 残 酷 性 和 病 态 特

征。［１０］第 二，夸 张 描 写。夸 张 的 写 作 手 法 能 够 突

出情节和人物的特性，从而反映故事背后体现的

社会问题和生存困境。程艳芳认为夸大黑孩的感

觉细胞，目的是反映现实社会的残酷以及小人物

的无奈和悲哀，对于他们来说只能通过幻想的方

式挣脱现实。第三，荒诞叙事。莫言的一 些 小 说

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这种无结构的编排

实际上是作者有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揭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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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荒诞无稽和剖析人性的弊病。针对莫言作品中

魔幻的氛围、残忍的杀戮、屎尿横飞的场景，周梦

娜、肖薇提出这些违反常规和逻辑的情节反映了

一个真实和荒诞的世界，同时也展现了人类的劣

根性。［１１］

莫言作品中的夸诞文化主要利用那 些 离 奇、
夸张、戏谑和变形的故事情节，表达作者对社会现

象的讽刺和评判。莫言将自己放在平民的位置上

去思考问题，带着同情和理解的心理去警示世人。
他用时而荒诞、时而夸张变形、时而又幽默的故事

情节，揭示其悲剧性的目的。［１２］在莫言的作品中，
这种批判性的夸诞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具体体

现：（一）生存的幻城。通过荒诞和夸张的叙事再

现人类压抑和畸形的生存现状。《幽默与趣味》中
的王三在压力和烦躁的作用下竟然变形为一只猴

子，这种变形反映了人类缺乏生活的自由和满足

感，内心的空洞使得人们希望通过变形达到一种

逃离的目的，但是暂时性的摆脱并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人们的生存现状。《铁孩》中有一个靠吃铁来

充饥的小男孩，这种并不存在的现实写照讽刺了

那个缺少关爱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物质

资源的匮乏让生存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二）历
史的尘埃。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特定阶段的政

治和社会现实会带给人累累的伤痕。人们在反思

中回忆，在痛苦中成长，滚滚烟尘是那个时代沧桑

的见证。《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定格在“文

革”动荡时期，荒诞的政治让那些头脑发热的革命

分子失去理智，混淆是非的可笑行径是对历史的

嘲弄和讽刺。个人是社会中的一员，政治和历史

的后退必然导致个体生命的践踏和蹂躏。《生死

疲劳》中的西门闹只因地主的阶级身份，就被判处

死刑，但 实 际 上 本 性 善 良 的 他 勤 恳 持 家、乐 善 好

施，西门闹的悲惨命运与土改这段历史密不可分，
荒谬的社会现实是个人悲剧的主要原因。《挂像》
中也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闹剧：
个人领袖的价值超越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狂躁

不堪的人们丧失了理性和认知。历史的戏剧化导

致了一场场荒谬夸张的闹剧。（三）情节的飘零。
莫言在创 作 的 过 程 中 有 意 地 设 计 了 一 些 杂 乱 无

序、缺乏条理的故事情节，通过看似飘零的故事和

空洞的内容，希望读者能从夸张和荒诞中体会到

作者所要传达的深层含义。《二姑随后就到》中描

写了惨无人道的兄弟俩为二姑复仇的情节，然而

主人公二姑却始终没有出场。这种离奇的故事、
暴力的刻画、荒诞的杀戮和主角的缺失让读者更

能感受到二姑的神秘和非凡。作者用夸诞的写作

形式对社会、历史、政治和人性等问题进行批判，
揭示荒诞无稽的外界环境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夸

张和离奇的故事情节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和历史的

讽刺与抨击。
三、深邃性的宿命文化

依照中国的宿命文化，人的命运是上 天 注 定

的，凡人无法预知和掌控这种超自然力量。宿命

常常与悲剧和苦难相联系，是中国文化中比较封

建和保守的思想内容。关于莫言作品中宿命文化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女性悲惨

命运。旧社会中女性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她们

只是男性的附属物，封建礼法对女性进行压制，使
得她们难以逃脱被压迫的生活。彭在钦和段晓磊

分析了《丰乳肥臀》中女性的悲苦命运，上官家的

女人们没有选择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而是男权的

牺牲 品。［１３］第 二，人 类 的 苦 难 之 旅。人 类 会 受 到

历史、社会、政治等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其中某

些消极力量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同时也是未知的。
赤裸裸的丑恶现象会使人们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从而导致人类的悲剧。李晓亮以《蛙》为例分析了

我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社会、
家庭和人类悲剧。无数的婴儿失去了生命，以及

政策带给人 们 巨 大 的 心 理 创 伤。［１４］第 三，儿 童 生

存悲剧。在莫言小说中，儿童作为弱势群体时常

受到成人世界的排挤和压迫。他们顽强地挣扎，
却始终摆脱不了悲剧化的命运。郭群和姚新勇展

现了莫言小说中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立状态，以

及社会、家庭、文化等因素对他们幼小身心的沉重

打击，最 终 这 些 年 幼 的 生 命 成 为 时 代 的 牺 牲 品。
龙阳分析了莫言作品中的黑孩和赵小甲形象，他

们忍受着生活的艰辛、人生的无奈和社会的冷漠，
缺少关爱的童年注定了人生的悲惨和痛苦。［１５］

莫言作品 中 的 主 题 涉 及 中 国 历 史、文 化、思

想、道德等各个领域的悲剧性因素，将人性的弱点

和客观的外界环境相联系，表现出中国宿命文化

的深邃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陈旧思想的毒化，
同时也揭示出作者正经历一次充满消极性和血腥

性的精神苦旅。在莫言的作品中，深邃的宿命文

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情困致死。人世

间玄妙的爱情，让深陷其中的男女无所畏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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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相随。《怀抱鲜花的女人》中的上尉在外界和

家 庭 的 压 力 下 只 能 与 心 爱 的 人 在 天 堂 中 相 聚。
《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为了使自己的发妻不

受皮肉的惩罚，独自承担所有的罪过，最后被判处

死刑。《天花乱坠》中的丑皮匠为了自己心爱的财

主小姐，苦苦地等待，为她耗尽了最后一滴血。莫

言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带有虐心的成分，从相知相

识到生离死别，始终无法逃脱命运的掌控，痛苦和

痴迷反映了男女内心中无法磨灭的情感创伤，而

这一切都归结于天数的左右，强大的命运之轮预

示着深远和无尽的苦难之路。（二）苦命相随。凄

惨悲苦的人物命运验证着天命难违的可怕预言。
《红耳朵》中 王 十 千 的 命 运 从 一 出 生 就 已 经 被 预

言，虽然他也经历了大富大贵、轰轰烈烈的生活，
可是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沦为乞丐的命运。《司令

的女人》中的女知青小唐本以为考上大学会和司

令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但是命运的悲剧始终没

有放过 她，最 终 还 是 被 人 残 忍 地 杀 害。《丰 乳 肥

臀》中的上官鲁氏代表了封建社会里那些没有地

位和尊严的女人们，她们的命运从出生就已经被

定格，因 此 只 能 用 凄 惨 的 生 命 吟 唱 悲 哀 的 挽 歌。
莫言笔下的苦命之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抗争来获得

幸福生活，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佛教认为命

运早有定数，而莫言也受到宗教思想的熏陶，这种

思想的根源难以动摇，其带来的影响也是深邃和

复杂的。（三）梦中之泪。莫言描绘了很多离奇和

杂乱的梦境，这些梦境充满了苦涩的滋味。《玫瑰

玫瑰香气扑鼻》中描写了这样的一段梦境：支队长

与高司令赛马，其赌注就是彼此的女人，在那个时

代，女性的命运和人生从来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战友重逢》中作者通过梦境与牺牲的战友钱英豪

相遇，有心报国却无法实现的苦楚让人感到心酸

和苦闷。《马驹横穿沼泽》中讲述了一个奇异的梦

境：一个小男孩与由红马驹变成的美丽女子相爱，
并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可怕的魔咒还是未

能放过这对苦命鸳鸯。莫言笔下的这类人物受到

情感纠葛、命运之轮和梦境幻化的困扰，终究未能

逃脱宿命的魔爪，最后成了苦难的牺牲品。这种

宿命文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腐朽的历史画卷，其

传递出一 种 深 邃 的 悲 剧 力 量 和 一 段 无 言 的 内 心

独白。
四、迷离的传奇文化

莫言建构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奇色彩的高密

东北乡，而这片大地更多地受到齐鲁文化中齐文

化的影响。齐文化传承了夷人风俗，另外还受到

方术道教和民间巫术的熏陶，因此那里的百姓具

有开放、机智和灵活的性格特点。高密的地域特

色造就了充满魔幻、神秘和灵异色彩的传奇文化。
学者对莫言小说中传奇色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第 一，传 奇 叙 事。传 奇 主 要 讲 述 不 合 常

理、神奇怪异的民间故事，对象可以是神妖鬼怪，
也可以是奇人异事。张鹏飞基于莫言小说中的传

奇叙事，揭示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美学意蕴，以及

虚构与写实 情 节 中 的 神 秘 情 愫。［１６］第 二，神 秘 超

体验。莫言的小说充满灵性，其原因之一便是他

对奇异和神秘感受的描写，敏感的感官能力将生

命体验详细而深入地刻画出来。陈少萍认为异于

常人的体验和生命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

判。曾利君指出莫言小说中的感觉描写为文本增

添了 魔 幻 性 特 色。［１７］第 三，魔 幻 叙 事。这 种 写 作

手法基于社会现实，利用夸张和魔幻手法展现事

实，主要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风格和时空

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在虚与实的结合中创造神奇

和荒诞的艺术效果。薛茂红指出了莫言小说魔幻

特色的产生原因，以及莫言笔下故事情节、人物和

高密东北乡等具有的真实与虚幻的文化氛围。郑

恩兵和李琳提出莫言小说中叙事声音的多声部特

色，同时阐明了这种多重变奏对揭示人物心理和

感悟生命的积极效果。［１８］

莫言用想象勾勒出一幅幅充满鬼怪、灵 魂 和

神魔的离奇画卷，时而真实，时而虚幻的情节让莫

言作品中的传奇因子变得迷离和神幻。这种迷离

的传 奇 文 化 主 要 包 括 四 个 部 分：第 一，魔 幻 的 灵

物。《藏宝图》中虎须能够看到人前世的本相，《白
狗秋千架》中那条白狗能够洞察人类心理，《野骡

子》中的鲁西大黄牛能够报复杀牛人，还有《一匹

倒挂在杏树上的狼》中那条不远千里从长白山来

复仇的狼，《木匠和狗》中为木匠挖好坟墓的狗，以
及《老枪》中那把始终不放过大锁家人的枪等。这

些通灵的动物和物品时常具有人类的思维，而且

甚至拥有超越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第二，怪异的

行为。莫言作品中的某些人物行为与常人相比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他们有着古怪、神秘甚至是奇

异的行为模式。《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沉默不

语、时常发呆、饱受压抑，并且无法传达情感，《小

说九段》中 那 个 把 什 么 东 西 都 要 翻 过 来 的 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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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状闪电》中那个浑身粘满羽毛飞来飞去的鸟老

头以及《生蹼的祖先们》中那个性情残忍、通灵入

玄，能够洞悉他人心理的儿子青狗等都具有怪异

的行为。莫言用大胆的想象创造了许多充满怪异

色彩的人物形象，他们超凡脱俗、一反常态，虽然

神秘，却没有恐怖之感。第三，离奇的巧遇。莫言

描写了奇特和迷离的见闻轶事，巧遇之中充满了

魔幻因子，作者通过幻想勾勒了一个既现实又虚

无的世界。例如，《奇遇》中作古的赵三大爷让探

亲回家的“我”转交给父亲一个玛瑙烟袋嘴。《白

杨林里的战斗》中的“我”与一个神秘的黑衣人相

遇，并且文中的黑衣人还让“我”经历了一次无痛

的炮烙。《夜渔》中讲述了那个曾经帮“我”捉螃蟹

的奇怪女人，竟 然 像 预 言 所 说 的 那 样，２５年 之 后

又一次与“我”相遇。《嗅味族》中的“我”在井下认

识了一些通过闻食物的气味就能吃饱的长鼻人。
莫言描写人、鬼、神和灵物的亲密交流以及亦真亦

幻的巧遇过程，展现了其作品神幻化和灵异性的

创作特色。第四，神秘的鬼魅。莫言擅长 用 想 象

建构一个人与鬼神共存的世界，在这片领域内，生
死只是一个界限，而灵魂与肉体也可以独立存在。
正如阿城评价的那样：莫言所描绘的鬼神并非让

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具有一种浪漫、神秘和柔和

的情调，因此这种精神的飞跃带给人们的是灵魂

的释然和超脱。［１９］《战友重逢》中死去的战友们在

烈士陵园里竟然组成了一个阴兵团，他们有着正

规的编制和严格的纪律。《生蹼的祖先们》中老爷

的灵魂竟然能与活着的人对话，而且亲自给后人

交代送葬事宜。《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下岗的老师

傅在经营幽会小屋时遇到了一对苦命的鬼鸳鸯，
让本已心怀愧疚的他变得更加不安。莫言的小说

将传统的鬼神引入写作当中，这种带有神秘和异

样色彩的传奇性故事带给读者的是一种迷离的精

神体验，其中包含着飘移不定、万物有灵、机缘巧

合、魔幻怪异的感觉因子。
五、英勇的侠义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侠义文化格外推 崇，很 多

小说也描绘了身怀绝技、为国为民、舍己为人、充

满正义的侠客英雄。在莫言看来，侠客英雄并非

仅仅指那些“为国为民”的大侠，他认为侠客英雄

指的是那种蔑视法规、敢作敢为、勇敢无畏的人，
而至真至善至美的侠客和英雄只是人们心中的理

想人物。因此英勇的侠义文化展现了侠客英雄事

迹，莫言将这种侠义文化诠释为：成败并不是关注

焦点，而真正的焦点是对人类发展起促进作用的

力量，侠义文化是一种超越世俗、勇敢无畏、言而

有信、自由洒 脱 的 文 化 概 念。［２０］对 莫 言 作 品 中 侠

义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反传统

英雄。这一类英雄打破了英雄神话的概念，颠覆

了传统观念中的完美形象，是美丑参半的结合体。
英雄是美丽和邪恶的并存体，《红高粱家族》描写

了他们不平凡的英雄事迹，同时也反映了反传统

英雄在人性方面暴露的缺陷。［２１］朱永富提出杂种

英雄的概念，这一类人物是不完美的，在承认其辉

煌历史的同时，还要正确对待他们的不足。第二，
传奇英雄。这一类英雄形象具有崇高的品质、敢

爱敢恨的性格、豪放洒脱的风度等，他们创造了非

凡的事迹，是真正的本色英雄。莫言小说中的英

雄形象出自于民间，充满传奇色彩，他们虽出身卑

微，却创造着历史，具有非凡的社会价值和人格魅

力。他们的忠义本色与传统的齐鲁文化和精神一

脉相 承。［２２］第 三，苦 难 英 雄。莫 言 笔 下 的 英 雄 虽

然具有卓越的功绩，但也同样与苦难和痛苦相随，
悲惨的命运是他们难以逃避的。朱永富认为英雄

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命运紧密相关的，因

此个人的悲剧也反映了社会和民族的悲剧。［２３］

莫言作品中的侠义文化主要有三种 形 式：第

一，英雄女性。这一类女性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拥有火热的心灵和坚韧顽强的意志。传统的封建

礼教不能约束她们的行为，豪放的性格展示了女

英雄们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天马行空的个性特点。
这些女性是社会的叛逆者，个性的解放让她们成

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坐标。《二姑随后就到》中刻画

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二姑形象，她拥有盖世绝

伦的武艺和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她的出场要以

血腥和死亡来铺垫，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闪烁着

刀光剑影的女侠形象。《扫帚星》中的祖母英勇地

与恶狼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而且能够大度

地将自己的接生事业转交给新人，祖母的身上具

有勇敢、沉着和豁达的优秀品质。《梦境与杂种》
中的小女孩树叶无私、勇敢、谦让。莫言作品中的

英雄女性具有大度、勇敢、坚强、反叛等优秀品质，
她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演绎了一幕幕历史的

传奇，作者用朴实的语言展现了女性人生的壮丽

之美。第二，热血男儿。莫言作品中还刻 画 了 一

群热血沸腾、英勇顽强的男儿形象。《岛上的风》
·４２１·



中为了保护战友，自己却牺牲在台风和海啸中的

副班长李丹；《黑沙滩》中为抢救国家粮食而被处

分的无辜场长，他为了国家利益宁可被他人栽赃

陷害；《野种》中的代理连长余豆官用机智和胆识

谱写了一段光辉的传奇。莫言笔下的男儿形象具

有刚强不屈的优秀品质，他们是正义的化身，血性

之美尽展男儿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本色。第三，凡

人英雄。英雄并不一定都要有引以为豪的丰功伟

绩，默默的平 凡 人 同 样 也 能 书 写 英 雄 的 佳 话。［２４］

《大风》中那个扛起家庭重担的爷爷，用真诚和无

悔的行动为家人创造了美好幸福的生活；《秋水》
中那个有着一副好心肠并拯救饥饿女子的男人；
《售棉大路》中那些心中充满爱意、热心帮助他人

的平凡英雄；《弃婴》中那个收养弃婴女孩的主人

公；《放鸭》中拾金不昧的李老壮。这些善良的普

通人用自己不平凡的善举书写着英雄的史诗，他

们的爱心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
莫言作品中的凡人英雄具有朴实之美的特性，他

们用真挚 的 情 感 和 无 私 的 帮 助 谱 写 着 一 曲 曲 赞

歌。在莫言的笔下，这种侠义文化所指代的对象

包括冲破传统束缚的女性、勇敢无畏和豪情满怀

的硬汉，以及平凡善良的好心人。正如宋剑华和

张翼所说的那样：他们发展和传承了绵延久远的

侠义文化，将民族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为读

者揭示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英雄情结。［２５］

六、冷艳的死亡文化

生与死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始终不能回避的

两个问题，一般来说生的过程具有色彩和活力，而
死亡的瞬间充满恐惧和阴暗。针对莫言的死亡命

题，许多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第一，死亡叙事。
莫言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描写死亡的场景，作者对

死亡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字里行间都弥漫

着阴郁和恐怖的气氛，揭示了生命的脆弱、人类的

暴力和生活的苦难。白玉总结出莫言小说中死亡

现象的特点和死亡叙事的产生机制和原因。［２６］第

二，死亡之美。一方面死亡带有悲剧性和残酷性，
另一方面它也代表着灵魂的解脱、坚贞顽强的意

志，具有飘逸、空灵和潇洒的特点。王禹丹指出了

莫言死亡叙事的狂欢化风格，这种语言的自由运

用使得死亡也充满了快感，死亡只是代表着灵魂

的解放和对痛苦的解脱。王睿识认为莫言小说中

的某些人物之死带有壮丽的色彩，而且自杀式的

死亡也反映了精神的拯救和解脱。［２７］《檀香刑》中

的孙丙虽是受刑而死，却展现了正义的力量，悲剧

的背后是民族不屈的真实体现。第三，死亡叙事

的相异性。针对死亡命题，许多学者将莫言和其

他作家进行对比，从而突出了彼此的写作特色和

风格。王禹丹对比了莫言和阎连科小说中死亡叙

事的方言书写，莫言描写了一波三折的生死传奇，
阎连科的死亡书写却具有沉痛冷峻、一针见血的

特点。［２８］温伟针对莫言和福克纳小说中的死亡主

题进行了对比分析，揭示了他们小说的相似之处，
即死亡是小人物生命解脱的方式，也是脱离苦难

的途径。［２９］

莫言认为死亡也是一种美，包括很多种类：有
的充满暴力和血腥，有的让人感到压抑和混沌，还
有的似乎是一种灵魂的超脱。［２７］莫言的死亡观深

受中国死亡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佛教文化认为

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人死之后会六道轮回，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儒家文化认为人应顺天命，要
死得其所，注重人生修养。道家思想认为人不应

惧怕死亡，而应保持一个乐观和平和的心态，因为

死亡是回归自然的最佳途径，是人类超脱和进入

逍遥仙境的开端。因此在莫言的行文中，死亡时

而带有惊悚之美，时而带有混沌和无声之美，时而

又充满了神幻化的仙境之美。莫言作品中这种冷

艳的死亡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血腥的

杀戮。莫言非常擅长对杀戮的细节描写，他将血

腥和暴力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将死亡的惊心

动魄和极端残忍真真切切地描述出来，这种恣意

的快感让人的各种感官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

震撼。《檀香刑》中对凌迟之刑和檀香刑的详细刻

画让我们看到古代酷刑的残忍、嗜血和变态。《红
高粱》中对罗汉大爷剥皮的描写，让人感到毛骨悚

然、不寒 而 栗。《二 姑 随 后 就 到》中 麻 奶 奶、大 奶

奶、七老爷爷、十四叔以及三伯的悲惨死亡带有施

刑者的嗜血无情。（二）混沌的死亡。面对着残酷

的世界，人类的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个人

无法与外部力量相抗衡时，人就会变得消极和萎

靡，最终用生命的终结作为无助的妥协。沉默和

压抑的外 在 表 现 使 得 这 类 人 物 之 死 变 得 扑 朔 迷

离，呈现出一种混沌和模糊的状态，旁观者无法说

明他们死亡的真实情况和具体原因。《冰雪美人》
中的孟喜喜，在他人的偏见和嘲讽中渐渐失去了

自我，本性善良的她最终变得逆来顺受，在充满冷

漠和指责的世界中无声地死去。《白棉花》中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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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抛弃的方碧玉，感情的创伤让她变得心灰意冷、
万念俱灰，最终棉花机里那个血肉模糊、死相凄惨

的她不知是有意的自杀还是无意的操作。《梦境

与杂种》中的混血女孩树叶，在他人鄙夷和有色的

眼光中坚强地成长，但自信和乐观的她最终却不

明原因地溺水身亡。这种无声的死亡过程体现了

一种黑色、凄冷和孤独的美学特征，揭示了悲观主

义的价值原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压抑的厌

世情愫和悲剧思想。（三）灵魂幻化。莫言作品中

描写了这样一种死亡过程：幻觉和现实交错，真实

和虚构杂糅，死亡最终带给人的是灵魂的超脱和

对真相的回避。人世间的残酷让人感到痛苦和无

奈，而此时死亡却能够带给人永远的安逸和舒适。
当灵魂摆脱肉体飞向远方时，在无拘无束的神话

世界中享受自由和欢乐。死亡对于《复仇记》中因

偷吃东西而被枪毙的小毛孩来说，只是灵魂的腾

空飞起，轻缓舒适的感觉让他得到前所未有的幸

福和欢乐。《拇指铐》中的阿义受到路人的百般折

磨之后，在梦境和现实的交错中飞向那条鲜花盛

开、月光满地的天堂之路，并获得了永恒的欢乐和

满足。《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中枪之后，感到自己

就如小鸟一样在这片高粱地上飞翔，在五彩霞光

的照耀下奶奶的灵魂从苦海中得到了幻化。莫言

作品中的死亡文化充满了冷艳的色彩，这种基调

是建立在杀人、自杀、莫名死亡和灵魂幻化等基础

之上的，种种的死亡迹象表明命运也充满了终结

之美。
七、悠远的乡情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莫言生在高密东 北 乡 这

片神秘和富饶的土地上，他用充满民间特色的语

言描绘了家乡秀美的景色、淳朴的乡俗、悠悠的乡

语以及睿智的乡识，并站在农民的视角上将高密

的图景勾勒出来，［３０］突出了其独特的地域和乡土

色彩。关于莫言乡情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乡土生活。这一主题突出了地

方色彩的刻画，描写了当地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

乡间生活，展现了自然的原始生态。涂登宏对莫

言小说的乡土特征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小说的乡

土特征主要来自于作者的民间立场和乡土生活经

历。［３１］第 二，乡 村 意 识。乡 村 意 识 的 形 成 是 与 长

期的乡间生活分不开的，另外也受到历史文化和

风俗传统的影响。在这种意识的左右下，作者会

从农民的视角看待问题和进行艺术创作，展现乡

村生活及风俗，揭示深刻的社会现实。王衍认为

莫言的小说传承弘扬民间文化和民风民俗，从农

民的感觉视角对故乡的生活进行描写，同时也展

现了自己 的 农 村 生 活 经 验。［４］第 三，民 间 文 化 立

场。民间文化立场意味着作为老百姓的代言人，
以人民的姿态创作文学作品，反映底层人民群众

的生 活 和 命 运，从 而 展 示 民 间 文 化 的 审 美 特 色。
漆福刚以《檀香刑》为例，提出莫言以平民的姿态

审视历史、社会、情爱和刑罚，用民间的立场展示

民族的悲剧和人性的恶劣，表达作者对民间疾苦

的同情，以及对民间自由生命的渴望。［３２］

莫言认为民间写作就要突出个性化和自我意

识，因此他笔下的乡情文化具有浓浓的中国民间

色彩和地方特色，尤其是刻画了高密东北乡那充

满生机和原始性的土地，这里是真实和虚幻的结

合体，很多事物虽然是作者想象出来的，但是仍然

保留着真实的痕迹，人文和生态的生动再现让莫

言作品富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从四个方面阐

述莫言作品中的乡情文化：（一）一川风月，即山河

的美丽景致。莫言勾勒出高密东北乡特有的风光

和韵致，这里到处都充满景色之美：《放鸭》中青草

湖的水清澈见底，湖边鲜花盛开；《秋水》中漫山遍

野的红高粱和玉米；《民间音乐》中槐花盛开、香气

扑鼻的八隆河堤；《夜渔》中秋风习习、洒满月光的

小河沟；《流水》中那片油汪汪的麦垄等都展现出

具有清净自然和意蕴宁融的美丽世界。作者描绘

家乡美景，表达了他内心真挚的乡情，高密东北乡

成为作者写作的源泉，是他灵魂的栖息地，这种乡

恋情节反映了作者的思乡之情。（二）奇风异俗。
习俗是对当地文化和历史的反映，是民风的具体

体现，奇特和迥异的民俗展现了独特的地域风情，
同时也反映了某一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

征。洪子诚认为：风俗将个人、社会和民族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反应了时代的特征，是地域性文化的

完整体现。［３３］莫言作品中的风俗景观体现在三个

方面：１．高密特有民俗。《红高粱》、《天堂蒜薹之

歌》和《金发婴儿》等作品中描写了野合的场景，野
合指的是高密当地男女在田野中发生性关系的行

为。《红高粱家族》中也对“高粱殡”有过详细的阐

释，指 的 是 在 高 粱 地 旁 为 死 者 举 行 殡 葬 的 风 俗。

２．普通生活民俗。《弃婴》中的童养媳，《翱翔》中

的换亲，《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阴亲，这些都是落后

农村非正常、非人性的联姻现象。《丰乳肥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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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描写了孩子要在土中出生的习俗，《五个饽饽》
中展现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上供和接神的生活场

景等。３．农村劳动习俗。《月光斩》中描写了打铁

这一劳动过程，《售棉大路》中也对棉花的收购程

序进行了逼真的刻画，《透明的红萝卜》反映了生

产合作社时期人们的劳动模式，这些劳动方式是

农村生活 和 生 产 状 况 的 一 个 缩 影。（三）悠 悠 乡

语。口语、方言和具有乡土特色的语言与修辞让

莫言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泥土气息，让人似乎置

身于乡村之中，融化在这片充满原生态的民间世

界里，呈现朴实之美。首先，莫言作品中运用了大

量具有民间和乡土特色的修辞表达。《生蹼的祖

先们》中将烧得半熟的黄鼬比做黑丝瓜，将刺猬比

喻成黑倭瓜，以及把行动缓慢的老婆比做老母鸡

等。莫言利用农村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将对象生动

地刻画出来，这体现出莫言本身具有农民的思维

模式，而且修辞手法的乡土化让作品充满了淳朴

的生活气息。其次，莫言还运用了大量的谚语、歇
后语和地 方 说 唱 形 式 来 表 现 作 品 的 地 域 文 化 色

彩。《檀香刑》中谚语和歇后语的运用，如“死知府

比不上活老鼠”，“老鼠舔弄猫腚眼———大了胆了”
等，［３４］以及《生死疲劳》中顽童嘴中的顺口溜，《金

发婴儿》中黄毛所唱的民谣，《天堂蒜薹之歌》中张

扣的快板，《红高粱》中的茂腔等都展现了特有的

乡土文化和地方特色。最后，莫言的作品具有口

语化、通 俗 化 和 方 言 化 的 语 言 特 色。《儿 子 的 敌

人》中“扎着小抓鬏”，［３５］《石磨》中“噌噌地纳鞋底

子”［３６］和《红蝗》中到城里气（去）了”［３７］等都反映

了作者具有的乡村生活背景和民间生活经验。充

满泥土气 息 的 口 语 和 方 言 表 明 了 作 者 的 农 民 身

份，字里行间渗透着乡土文化的痕迹，同时莫言还

将具有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的 民 间 艺 术 运 用 到 作 品 当

中，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对家乡和民间的热爱和赞

美。（四）先人之明。在岁月的长河中，先人们为

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莫

言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前人的至理名言，它

们承载着历史的记忆，饱含着生活的常识和智慧，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先人身上所散发的睿

智之美。《麻风女的情人》中提到一句老俗话：“破
茧出俊蛾”，［３６］意 思 是 丑 陋 的 蚕 茧 中 能 生 出 美 丽

的蝴蝶，这里指的是麻风病夫妻虽然相貌吓人但

他们的孩子却很健康、漂亮，古人留下的常识在现

实中得到了验证。《红蝗》中提到一句古训“休了

前妻废后程”，［３７］本意是糟糠之妻不可弃，不然会

得到报应，这里指的是四老爷休了四老妈使得全

村人招致了灾祸。另外，先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总

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大风》中爷爷向孙子提到

的“灰云主 雨，黑 云 主 风”就 是 典 型 的 例 子，［３６］天

上有灰色的云彩，代表着天即将下雨，而如果是黑

色的云彩，那么一般只会刮风。可见前人为我们

留下了珍贵的智慧财富。这片充满悠远乡情的土

地具有宜人的景色、传统的习俗、淳朴的乡语和睿

智的乡识。它不仅展示了大自然的造物之美，也

反映了文化和历史的内在精髓，莫言让读者置身

于这片充满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的土地之上，一

草一物和一情一景都让人徜徉其中，心醉不已。
莫言用豪放潇洒的文笔描写了中华大地上的

文化景观，以高密东北乡为创作原型，展示了不同

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沧桑和生活原貌。从美学角度

出发，我们发现莫言作品中的文化景观主要有七

类：生态文化在生命、心态和物种三个方面呈现出

自由性、异化性和收缩性的特征，展现出既和谐又

病态的状态；畸形的生存和戏剧化的历史揭示了

批判性的夸诞文化；宿命文化的深邃性通过苦情、
苦命和苦泪来展现；魔幻的灵物、怪异的行为、离

奇的巧遇和神秘的鬼魅则展示了迷离性的传奇文

化；侠义文化涵盖了英雄女性、热血男儿及凡人英

雄形象；血腥杀戮、混沌死亡和灵魂幻化使得死亡

文化充满冷艳色彩；乡景、乡俗、乡语和乡识则传

承着那份悠远的乡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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